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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陳玉彬
生着兩道濃眉，愛低頭抿嘴笑，有一副
寬厚肩膀。這樣壯實有活力的男孩子，
卻愛讀亦舒的愛情小品，而且內容越痛
越淒美的越好。從演藝學院作曲系畢業
後，他一度不知道該往哪裡走， 「寫現
代作品，別人說不像；寫電影音樂，人
家又聽不慣」。

幸好他一直記得導師麥偉鑄的話，
遵從心之所想，一路堅持，終於找到自
己的風格。 「我不敢說自己的音樂有多
好，但起碼別人聽過後能知道，這是我
寫的。」

他的《紅．白》，就是一齣風格強
烈的作品，用一張枱，六位演員和三十
分鐘的光影聲效，鋪排出一段 「人鬼情
未了」的悽楚愛情。一男一女相愛了，
後來男人犧牲在戰場，女人放不下也忘
不了，一定要與她已不在世的情人結婚
。陳玉彬覺得 「冥婚」這主題並不恐怖
，反而充滿渴盼、等待和悵然惘然的細
膩情愫。在這個混合音樂、舞蹈和影像
的多媒體作品中，有傳統民俗中紅、白
事場景的剪切拼合，亦不乏以調性感強
的旋律模擬紅與白兩重色調和氛圍的對
撞。

《紅．白》寫悽楚愛情
整個故事的敘事者是男人和女人生

下的女孩。扮演女孩的舞者在不同時空
間遊走，見到形形色色的人事，從 「冥
婚」嗩吶手和鼓手那裡聽到父母遙遠的
、類似傳說的愛情，不禁自問：我想要
怎樣的愛情？我能為愛情做怎樣的努力
？結尾，女孩在某個夜晚放飛了一盞孔
明燈。在陳玉彬看來，這盞燈，正代表
了個體對愛情的企盼。

《紅．白》中有悽楚有悲卻不乏希
望，頗似久陰後陽光掙扎出雲罅，結尾
處能聽到能見出積極和向上的力量。不
過，同樣鍾意以旋律摹寫愛情的陳家曦
，在《春痕》中講的那段綿延十年的往
事，卻滿是傷痕，滿是失落、遺憾和物
是人非的蒼涼。

徐志摩小說融入音樂
《春痕》以徐志摩的同名短篇小說

為素材，寫的是日本姑娘春痕和留日學
生逸之間朦朧的情感糾葛。瑞香花開的
春天，逸和春痕相遇，談美談藝術，漸
生愛慕；玫瑰色的夏和茉莉香氣的秋，
兩人互訴衷腸，小別又相逢，更添多了
惆悵的愛意。不料愛在此處煞停，時光
流轉至十年後日本街頭，功成名就的逸
偶遇春痕，誰知春痕此時已是臃肥的中
年婦女，早不見了當年滿面桃花滿目春
的模樣。

陳家曦喜歡這故事的原因，一來是
徐志摩的文字富意境美， 「幾個字已能
寫出一幅畫」；二來寫作手法高妙，字
句間有頓挫抑揚的詩性美。陳家曦說，
正是這流動的、層層鋪展的詩樣文字，
予他寫作音樂的靈感。不過，因徐志摩
文字的音樂性和畫面感，陳家曦創作

《春痕》時有些緊張， 「若做不好便成
了純粹搬來書中文字，沒有自己的創見
」。於是，他作曲時刪減了原作若干細
節，轉以器樂、人聲搭配影像，再度豐
滿整個故事的意境。

潛藏幻象呈現舞台
兩個大男生借作品聊愛情的苦樂，

而瘦瘦的、笑起來眼睛彎彎的李嘉怡卻
願意討論些關於哲學有關生存情境的
「大」問題。她說現代人太忙太累，置

身雜亂紛擾的社會，感官常被過度刺激
過度亢奮的聲影遮蔽，錯過了真實與細
處的美。她於是將這重 「困境」擺上舞
台，以音樂為載體，將人的聽覺、嗅覺
和味覺等拆解並重構，再冠以《Illusion
．Imagine》這頗抽象的名字，想講的，
正是不顯豁不直白不懂攤開給人看的潛

藏幻象。
李嘉怡喜歡日本，Facebook 相冊裡

有不少她日本旅行的見聞。她喜歡日本
作曲家武滿徹和松下功的音樂，說那些
旋律中微妙與單純的辯證關係，值得細
味。在《Illusion．Imagine》中亦提到諸
多辯證，實與虛，真與假，看與被看。
而對於虛實辯證的探討，亦是三人合作
「渲染．浮現」音樂會的初衷。 「虛實

真假間，究竟有否邊界？邊界又在哪裡
？」李嘉怡說： 「我們希望觀眾看過後
，也能這樣問問自己。」

香港演藝學院 「聚 『招』青年音樂
家第二季」之 「渲染．浮現」多媒體音
樂會，將於二月十、十一兩日在演藝學
院實驗劇場演出。查詢可電二五八四八
九五○。

上海市面上有不
少快餐式點心小食店
，大字招牌以 「老鴨
湯」作招牌。有時午
餐貪圖方便，一碗老
鴨粉絲湯，加一客八
個小籠湯包，便足夠吃飽。

老鴨粉絲湯味道鮮甜，內容有扁尖
、粉絲、鴨肉、鴨腸鴨肫子切碎，還有
點鴨血粒，每碗十塊錢不到，認真價廉
物美。直至有一天去光顧某連鎖字號，
廚房窗口輪候期間，看見裡面的大師傅
烹製老鴨湯，竟然是把用透明膠袋包裝
的整隻鴨子從冰箱拿出，解除膠袋包裝
後，不等冰塊溶解不洗淨，便原隻鴨子
放進大湯鍋。心裡總是有個疙瘩，覺得
很不衛生，也太原始，從此不敢再吃，少了一項
美食選擇。另一次在南京東路附近，光顧久聞大
名的老牌小食連鎖名店，點了一碗上海人人稱道
的 「大排麵」。上海小店的 「排骨麵」是伴我一
代成長的美食，中學時香港吃午飯，間中會光顧
上海小店來一碗排骨麵，就是一碗湯麵上面放一
片炸得香酥的大豬排，很能滿足大塊吃肉的需求
。香港現時仍有不少賣上海麵的街邊小店，以鮮
炸豬排麵作招徠。大埔街市樓上排檔有家鮮炸豬
排，起碼要輪候十五分鐘才能買到。這趟呢，大
排麵十分鐘內送到桌上，麵是蘇式細麵，仍有嚼
頭，豬排咬下竟然冷凍，不知是何時預製？於是
吃完麵條，剩下那塊咬了一口的豬排便匆匆離去
。咱們餘下的膽固醇配額有限，無謂浪費。

農曆新年是華人的大日子，西人
也有一定的參與。

電視電台上聽到政客們怪腔怪調
的說 「恭喜發財」。他們還會參加十
個八個社團春茗。為了湊趣他們會穿
唐裝，當然有的穿得好看有的難看。

看到那些難看的真為他們叫屈。因為他們的唐裝是在唐
人街買的，已經加了 「騙鬼佬」成分。譬如大紅大綠，
顏色惡俗；旗袍的叉開得太高之類。

春節後的第一個星期天（今年是初七），唐人街有
新春大遊行，至少有六七十個團體參加。中午十二時啟
步，帶頭的是手持大元寶的財神。這幾年扮財神的是我
認識的一位粵劇界朋友。三級政府（聯邦、省、市）的
官員來了不少，以示友好。同性戀者的 「自豪日」大遊
行他們一樣參加。但最多西人參加的是武館隊伍，他們
穿着表演服裝，舞龍舞獅，敲鑼打鼓，高舉 「我武維揚
」 「威鎮八方」彩旗，充分表現多元文化特色。當然夾
道參觀的群眾，西人也約佔三分之一。幾間西人大超市
不放過做華人春節生意的機會，一進門已有賀年物品攤
位，包括各種賀歲食品、送禮糖果，應有盡有，一片喜
氣。大城市有多處年宵市場，跟香港不同的是不但在年
前營業，一直到人日還開放的也有。這算是西式唐人春
節特色吧。

答應電台朋友每周在他的《晨
光第一線》節目中 「亮聲」三分鐘
，內容是講我欣賞的文章，每星期
一早上播出。

欣賞別人的文章，故要讀書，
也讀每天最新的雜誌報章。我很奇

怪，不讀書不看報的人，他們的思想衝擊從何而得？
大塊頭的書是少機會讀了，讀的都是小書。小書，一
兩天總能翻讀完畢，然後寫點東西，這習慣，讓我每
天的生活有了寄託，我的心靈，也有所依歸，畢竟，
這是心靈的溝通，意見的參詳，也是思想的交流。

讀報，相比從前，是少了，從前五天七份報紙，
今天只有三份，但這三份，所花的時間也委實不少，
更何況，方便教學，二十多年我更有剪報的習慣：絕
好文章，剪；絕壞的觀點，也剪。每在適合的課堂上
，拿出來以加強授課的正反觀點，經常有意外的驚喜
，學生則有意外的收穫，這時間值得花喲。真得感謝
還願意在報上花上心思找資料寫文章、或熱情地將自
己的觀感撰成文章的人，好讓我這個飢渴的讀者，得
到啟發、可以思考。我自己雖懶於動筆，但披閱他人
之作，還是很熱衷和喜悅的。很想將一些讀書和閱報
的心得，拿來與友輩交流，然而，人的交流機會真是
愈見罕有了，那只有繼續翻書讀報，默默與不認識的
朋友，作單方向的閱讀。今天能在電台說說自己欣賞
的文章，也算聊勝於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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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城
更
不
用
說
了
，
舞
龍
舞
獅
，
鑼
鼓

喧
天
，
並
且
特
別
允
許
放
鞭
炮
，
更
加
增
添
了

中
國
春
節
的
氣
氛
。

我
們
照
例
到
沛
然
的
弟
弟
家
過
大
年
夜
，

因
為
正
逢
足
球
大
賽
，
拿
了
食
物
後
，
男
女
分

成
兩
組
，
男
的
到
地
下
室
看
球
賽
，
女
的
在
客

廳
說
笑
。
我
不
看
球
賽
，
只
關
心
結
果
。
地
下

室
傳
來
紐
約
巨
人
隊
獲
勝
的

消
息
，
大
家
歡
呼
。
紐
約
和

三
藩
市
兩
位
市
長
君
子
協
定

，
互
相
送
禮
。
紐
約
輸
了
送

﹁綠
洲
﹂
貝
果
（B ag el

）
，

三
藩
市
輸
了
送
當
地
海
鮮
。

近年看中醫的朋友不
在少數，見面時總會交流
一下經驗。A君說，無相
熟中醫，一次感冒，在中
環就近找了一間大藥店，

坐堂的中醫開了三劑藥，每劑七百多元。
服完，好了嗎？好像還未清。

朋友B君說，她經常感覺疲勞，第一次
看中醫，感覺不錯，第二次求診，對方說
她體質陰虛，需要較長時間服用中藥藥粉
調理，建議服用三個月，藥費盛惠三萬元
，她說不如先服一個月再算，付了整整一
萬塊錢。藥服完了，感覺如何？差不遠，
她不敢再去了。請教一位中醫朋友，她說

，一般來說，中醫靠口碑，無法簡單判別優劣。但有一
些原則，或可有助大家選擇中醫。第一，不必盡信什麼
內地大醫院的主任、院長等名銜，醫生最重要是臨床實
踐經驗，多臨床，經驗才能積累，療效才會提高，尤其
一些做行政工作的，職銜很動聽，但臨床經驗未必相稱
。此外，內地中醫可同時用西藥，不求上進的醫生，中
醫造詣可能停滯不前，厲害的中醫，常在民間。

第二，中醫講求辨證準確，藥少力專，若一劑藥超
過三十味，一個大藥壺也放不下，很可能不是良醫。

最後，醫生和所有專業一樣，良莠不齊，有人會以
賺錢為目的，不擇手段，例如第二次看診，就告訴你患
的是慢性病，要用藥粉或藥丸好好調理，藥費索價兩萬
九千七，建議你不必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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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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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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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濃
西西人過唐人年

王 渝
紐紐約慶龍年

黃子程
他他人之文

姍 而
內內地生的去留

關

平

上上
海
小
食
兩
題

責任編輯：李 淼小公園

伸
張
公
義
有
兩
種
：
一
種
是
惡
人
卒
之
被
懲
治
，

無
辜
者
證
明
清
白
，
沉
冤
得
雪
；
另
一
種
是
雖
沉
冤
未

雪
，
大
仇
未
報
，
但
受
害
者
及
其
家
屬
已
不
再
計
較
，

願
意
主
動
饒
恕
，
消
除
仇
恨
，
從
心
裡
忘
記
過
去
恩
怨

，
十
冤
九
仇
一
筆
勾
銷
。

如
果
用
法
庭
用
語
解
釋
：
前
者
是
法
官
辯
明
罪
責

誰
屬
，
惡
人
被
判
刑
；
後
者
是
受
害
人
不
提
告
，
案
子

撤
銷
。
我
們
總
想
看
到
惡
人
遭
報
，
認
為
大
快
人
心
。

惡
人
如
果
被
原
諒
，
沒
有
當
受
的
報
應
，
即
使
當
事
人

不
計
較
，
但
連
旁
人
都
覺
得
心
有
不
甘
，
很
不
暢
快
。

中
國
人
是
講
求
有
冤
報
冤
的
民
族
，
那
是
武
俠
及

古
典
小
說
的
主
線
。
即
使
生
前
報
不
了
仇
，
化
作
厲
鬼

，
殺
他
子
孫
十
八
代
也
要
去
報
。
如
果

把
﹁報
仇
雪
恨
﹂
這
個
元
素
除
掉
，
中

國
文
化
藝
術
馬
上
成
為
蒼
白
，
所
有
歷

史
故
事
馬
上
變
得
乏
味
。

當
年
日
本
鬼
子
欺
凌
侵
略
中
國
十

幾
年
，
殺
害
數
以
百
萬
軍
民
，
姦
淫
擄

掠
無
數
，
抗
戰
八
年
，
我
們
竟
能
熬
得

過
，
皆
因
大
家
忍
住
一
口
氣
，
期
待
有

天
勝
利
，
在
敵
人
身
上
報
血
仇
。
所
謂

﹁君
子
報
仇
，
十
年
未
晚
﹂
。
做
夢
都

想
不
到
的
是
：
一
旦
日
本
宣
布
無
條
件

投
降
，
政
府
的
最
高
決
策
竟
然
是
以
德

報
怨
，
讓
所
有
日
本
軍
人
平
安
返
國
，

連
賠
償
金
都
免
了
。
雖
然
當
時
政
府
有

治
安
，
及
國
際
觀
感
上
的
政
治
考
量
，

但
卻
大
大
傷
了
國
民
的
心
。
大
多
數
人
還
沒
學
會
饒
恕

，
怎
能
體
會
政
府
這
個
用
心
；
他
們
一
方
面
慶
幸
勝
利

，
一
方
面
又
因
大
仇
未
報
而
心
裡
不
快
。
有
人
說
執
政

國
民
黨
在
抗
戰
勝
利
後
短
短
四
年
迅
速
潰
敗
，
跟
老
百

姓
普
遍
心
中
有
怨
氣
有
關
。
寬
恕
是
不
能
用
﹁以
德
報

怨
﹂
四
個
字
就
強
迫
全
民
遵
行
的
。
西
方
的
恕
道
，
經

過
千
年
以
來
耶
穌
捨
身
流
血
救
贖

世
人
的
宗
教
教
育
薰
陶
，
仁
愛
底

下
也
要
合
乎
公
義
。
盲
目
的
愛
，

只
會
製
造
出
更
多
不
公
不
義
。

但
願
中
國
也
將
成
為
恕
道
之

國
，
但
非
先
有
長
期
教
化
不
可
。

葉特生
愛愛與公義

【本報訊】記者王海龍西寧報道：
中國民歌 「花兒」傳承人張朵兒，日前
專程從江蘇趕回家鄉青海，獻上新作
《大美青海請你來》，表現了她對家鄉
的熱愛。

張朵兒是民歌 「花兒」的傳承人、
國家一級演員、常州市文化人才領軍人
物。她曾獲中國金唱片獎等多項大獎，
她憑藝術成就入選《中國音樂家大辭典
》。歌曲《大美青海請你來》是張朵兒
創作的新歌。她將其獻給青海，目的就
是為家鄉文化的發展、繁榮貢獻自己的
力量。

張朵兒於二○○二年被常州市政府
以高級文化人才從青海民族歌舞劇院引
進。此前，她已獲得文化部民族聲樂
「新人獎」，中國少數民族 「孔雀獎」

等獎項，曾發行專輯《西部謠》。她離
開青海，只是為更好的傳承民歌 「花兒
」，力求通過自己的歌聲，宣傳家鄉青
海的美。在江蘇的十年間，她以 「花兒
」為元素，創作發行了《可可西里．無
極生命的旋律》、《花兒本是心上話》
等謳歌青海人民艱苦奮鬥、開拓進取的
音樂專輯，代表作有《心靈家園》、
《青海湖上飄雲彩》等。

十年來，張朵兒在藝術道路上養成
了 「獨特視角」。她說，任何文化都需
要以開放、包容的姿態矗立在世人面前

。站在江南看青海民歌發展，看得更透徹，更能吸
收優秀地區的音樂文化養分，找準 「花兒」發展方
向，讓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了解和熱愛 「花兒」。

「青海春晚」總導演金強表示，張朵兒始終如
一堅守在民族聲樂領域，時刻不忘傳承和挖掘家鄉
「花兒」的精髓，為推動 「花兒」發展和宣傳推廣
「大美青海」品牌，做出了積極有力的貢獻。金強

還說，近年來，張朵兒在中國聲樂舞台上大展風采
，在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和原生態唱法中遊走自如
，始終保持着高原的淳樸、執著和天然之美。

目前，張朵兒正與北京奧運會副總導演陳維亞
、中國交響樂團團長關峽、《木蘭詩篇》編劇劉麟
聯袂推出花兒歌舞劇《花兒紅．茉莉香》。該劇標
題 「花兒紅」寓意青藏高原； 「茉莉香」則寓意江
南地區，整劇寓意東西部文化的發展與繁榮。

張
朵
兒
新
歌
獻
家
鄉
青
海

▲張朵兒為傳承民歌 「花兒」 做出了積極
貢獻

青年音樂家合辦多媒體音樂會

􀎠渲染．浮現􀎡探討虛與實

▲陳家曦與朋友合作的《春痕》改編自徐志摩的同
名小說

◀
李
嘉
怡
（
左
起
）
、
陳
玉
彬
和
陳
家
曦
嘗
試

以
一
場
多
媒
體
音
樂
會
，
探
討
虛
與
實
的
辯
證

關
係

本
報
攝

◀
李
嘉
怡
的
《I llus io n

‧Im
agin e

》
意

圖
解
釋
現
代
人
的
生
存
困
境

▲陳玉彬愛讀愛情小說，他的
《紅．白》講的正是一段悽楚愛情

Jesse Clockwork攝

舒 非
花花樣年華 今

年
過
年
，
什
麼
花
都
沒
買
，
只
買
了
兩

盆
水
仙
花
。
從
年
廿
九
開
到
現
在
，
依
然
美
麗

，
依
然
芬
芳
撲
鼻
。
坐
在
它
旁
邊
，
無
論
是
看

書
看
電
視
，
還
是
寫
稿
，
都
特
別
愜
意
。

水
仙
產
於
閩
南
，
更
確
切
說
，
它
的
故
鄉

是
漳
州
。
我
母
親
是
漳
州
人
，
也
許
這
是
我
更

偏
愛
水
仙
的
原
因
吧
。
香
花
處
處
。
凡
是
有
香

味
兒
的
花
，
皆
為
我
所
喜
。
但
是
它
們
其
實
各

有
性
格
。
桂
花
的
香
味
兒
帶
着
甜
蜜
，
它
讓
人

想
起
桂
花
湯
圓
，
想
到
一
家
團
圓

，
一
團
和
氣
。
茉
莉
花
的
香
味
清

新
，
叫
人
想
起
清
麗
的
女
學
生
，

也
想
到
陽
光
明
媚
的
夏
日
早
晨
。

薑
花
的
香
氣
濃
烈
，
沒
有
人
可
以

忽
視
它
的
存
在
，
她
香
得
霸
氣
，

是
一
個
頂
天
立
地
女
強
人
。
水
仙

又
不
同
，
它
是
清
香
雋
永
，
我
覺

得
它
香
得
高
貴
，
有
書
卷
氣
。

我
年
少
的
時
候
，
每
年
春
節

，
家
裡
都
發
水
仙
。
從
臘
月
就
開

始
浸
泡
水
仙
花
頭
。
樣
子
像
洋
葱

頭
的
水
仙
花
頭
，
未
長
出
來
時
是

一
團
謎
，
誰
也
不
知
道
裡
頭
有
多

少
搶
花
，
每
搶
花
開
幾
朵
，
是
單

瓣
花
還
是
複
瓣
？

盛
開
的
水
仙
花
像
個
金
盞
放
在
玉
盤
上
，

又
有
青
翠
綠
葉
相
伴
，
難
怪
那
麼
美
，
國
畫
就

常
常
以
它
的
丰
采
為
題
。
寫
到
這
裡
，
我
彷
彿

看
到
齊
白
石
筆
下
的
水
仙
，
綽
約
動
人
。
說
回

年
少
時
的
春
節
，
我
和
鄰
居

女
朋
友
，
當
水
仙
盛
開
，
我

們
便
來
比
較
，
看
新
年
誰
的

運
氣
好
：
浸
泡
的
水
仙
開
最

多
最
美
的
花
！
多
麼
懷
念
那

個
花
一
樣
的
年
紀
。


